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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歲那一年，因一場車禍她失去了左腳；四十八歲這一年，她在經

歷了三次神經腫瘤手術後，在舞臺上跳出她的舞碼「光芒」。徐婉

琪說，我是一個只努力往前走的人，不管將來如何，我要追尋每一

次的努力後的感動和滿足。

那一年，一如每天放學的向晚，

九歲的婉琪騎著小腳踏車載著同學回

家，沒想到，路上一輛停在路邊的卡

車突然行駛，腳踏車被卡車卡住，千

鈞一髮之際，婉琪要同學趕緊跳車，

晚了幾秒鐘的她腿部馬上被捲入卡車

巨輪裡。緊急送醫後，因沒有保證金，

父母到處籌錢，但醫院只做了簡單包

紮，隔日父親和伯父將高燒且嘔吐不

止的婉琪緊急轉送往當時的「美國醫

院」——門諾會醫院，醫師拆下繃帶

後，才發現婉琪的腿已經斷成四節，

傷口壞死，整隻腿已經發黑，除了截

肢，沒有其他的方法。

兩次截肢  與世脫節

雖然婉琪的父親跪求醫師再救救女

兒，但因早已延誤治療，婉琪的腸子

已經發生感染，最後，為了保全女兒

的性命，父親淚如雨下的簽下手術同

意書，婉琪被推進了手術室。第一次，

先截去小腿，隔兩天後醫師發現潰爛

早已蔓延上大腿，於是她又被推進手

術室，再度截去大腿。接下來，婉琪

每天由父親固定住，被泡在藥水裡進

行水療，淚水混合著刺骨的疼痛治療

了一個月後，直到膿血清除乾淨、醫

師由她左右兩側腿部割下皮膚補皮，

長出新皮後，她的情況才穩定下來。

四個月後，家住花蓮的婉琪被父母

送往蔣宋美齡女士所辦的「臺北振興

復健醫學中心」接受治療、復健以及

義肢的製作。婉琪在中心常和年齡相

近的孩子玩在一起，周圍都是比自己

更嚴重的病人，因而不覺得自己有什

麼不一樣，幾個月後，婉琪終於通過

義肢和其他檢測可以回家而開心不已，

但是意外發生後已經一年多沒有回過

家的婉琪，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卻發

現四周的環境好陌生。

原本活潑外向的婉琪變得閉塞，走

在路上，看多了別人同情的眼光，她

變得更加畏縮。學校的情況變得更糟，

同學們笑他「歹腳」、或學她走路、

或故意丟球使她摔倒，讓婉琪不願意

再去上學。

母親罵醒  不再自憐

而在這個時候，婉琪也開始發展出

跋扈的個性。婉琪說，當時覺得自己

很可憐，所以兄弟姊妹都應該讓她，

甚至一點小事都可以讓她大發脾氣，

讓年齡與自己最接近的姊姊和弟弟只

能避而遠之。有一次婉琪又因為小事

而和姊姊大打出手，原本一直在旁沉

默的媽媽忍無可忍，終於將她拉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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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房間。「你不要以為自己的腳這

樣大家都要讓你，已經這樣了，就要

把自己活得更好，你已經不可理喻了，

每天生氣對自己沒有好處，自己好好

想一想！」

被媽媽「罵醒」了之後，婉琪開始

慢慢的去找朋友，爸爸也請同學幫忙，

婉琪開始越來越活潑，不但用單腳和

男同學比賽爬檳榔樹、單腳跳繩、還

用拐杖來打棒球，爸爸看她越來越野，

決定讓她練琴。要拉拔九個孩子、並

不富裕的父母，花了當時快要可以買

一棟樓房的錢買了一架鋼琴給婉琪，

婉琪展開了她的音樂之路，後來甚至

可以教學維生。

真愛排除萬難  接受真實自己

二十歲那年，婉琪遇到來到一個到

花蓮服兵役的男生，兩人短暫交往後，

隨著男生轉調到馬祖服役而失去音訊。

沒想到五、六年後，婉琪在臺北街頭

和這個男生再度巧遇，男生在兒童劇

團上班並擔任演員，閒暇時也會到伊

甸殘障福利基金會當志工，兩人再度

聯繫。後來這個男生到蘇俄參加兒童

劇演出，離開一段時間再度回到臺灣

後，趁著兒童劇團到花蓮巡演之時，

私下請司機幫他送上三朵玫瑰花給婉

琪「告白」，沒想到司機會錯意，送

了九十九朵，婉琪因此感動不已，男

生成功擄獲美人心。

然而兩人的戀情並不順利。由於男

友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的高材生，

男友的父母無法接受兒子娶身障人士，

男友不惜家庭革命與婉琪公證結婚，

婉琪雖行動不便，但隨著丈夫到處表

演從不喊苦，後來生了一男一女，卻

有好幾年的時間在除夕闔家團圓的時

候，只能孤零零地在街頭遊蕩，等著

先生帶兩個孩子回家吃完年夜飯後再

與她會合。好幾年過去後，先生與公

公居中牽線，加上婉琪的溫婉樂觀，

善解婆婆的心情，才好不容易讓反對

最厲的婆婆慢慢軟化。婉琪說，現在

婆婆與她的感情真的不下於母女。

生命之歌

雖然截肢之後必須倚賴義肢與拐杖行動，但好

強的婉琪把自己的拐杖發揮到極限，甚至拿來

打棒球。（徐婉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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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心一意與她共組家庭的先生，

因為有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授課養家，

又有舞臺表演的經驗，也常常接拍廣

告貼補家用，後來更因為拍了一系列

提神飲料廣告而家喻戶曉，變成人人

口中的「蠻牛先生」——廖嘉琛。

雖然婉琪看起來已經很開朗，但好

強的她其實很自卑，被自己深藏在心

中不准任何人碰觸的那個「生命的痛

點」，就是沒有左腳這件事。婉琪說，

自己從來都不願意把義肢從左腿拿開，

不願意用原來的樣子面對他人，就算

在生產前，也是嚴遵醫師的指示爬樓

梯，穿著義肢不斷上上下下，甚至磨

破了腿，就是怎麼都不願拿下那隻

「腳」。

婉琪的這些固執和自卑感，先生廖

嘉琛都看在眼裡。一九九九年，廖嘉

琛帶著她到國父紀念館去欣賞一場特

殊殘障人士組成的舞團演出，看完表

演後先生問她「你不覺得他們很厲

害？在舞臺上一隻腳也能很自在，你

也可以做到！」「不可能，我永遠無

法讓別人看到我截肢的樣子！」當時

的徐婉琪展斬釘截鐵的拒絕先生的想

法，但早就有所「預謀」的先生跑到

後臺去找了舞團的指導老師、文化大

學舞蹈系的顏翠珍老師來說服婉琪，

顏老師邀請婉琪到舞團「伸展身體」

即可，討價還價後，婉琪同意只去六

次，若不喜歡，她隨時要退出。

第一次去舞團，婉琪看到許多舞者，

他們有盲人、侏儒、和他一樣的四肢

殘障者，每位舞者都很自在的展示自

廖嘉琛與婉琪相知相惜，突破萬難終於相守在

一起。（徐婉琪提供）

廖嘉琛和一雙子女都全力支持婉琪，一家人感

情緊密，圖為全家參加廖家琛獲得碩士學位的

畢業典禮。（徐婉琪提供）



人醫心傳2013.556

己的身體，老師請婉琪脫下義肢加入

大家，但婉琪脫下義肢後，卻發現自

己躲在更衣間裡「走不出來」，直到

老師發現。「不要壓力太大，我了解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你截肢了，但外面

的大家都學會了放下，唯有這樣，我

們可以活得更自在⋯⋯」聽完老師的

話，婉琪痛哭一場，終於，在老師的

攙扶下，她加入了練舞的行列。

截肢後幾乎沒有「關心」過自己身

體的婉琪，第一次將自己的身體整整

舒展了兩個小時；回到家後，「從頭

皮痛到最後一根腳趾頭」，甚至大罵

先生「都是你，我已經從中度殘障變

成重度殘障了！」。第一次練舞後，

婉琪就不想再練，先生帶著小孩押著

婉琪去練舞，當婉琪總甩不好紗裙，

先生就拿著 V8攝影機到練舞場錄下標
準動作，趁著下班回家做完家事後，

自己從晚上九點練到十一點，抓到訣

竅後趕緊教給婉琪；婉琪要翻筋斗翻

不過去，先生去買軟墊舖滿客廳的地

板，和小孩陪著她一起翻，婉琪翻了

一、兩百次、全身跌得傷痕累累、瘀

水與鳥舞集的「光

芒」，第二度獲得

日本世界舞蹈比賽

首獎。（徐婉琪提

供）

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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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處處，當最後終於翻過去那一剎那，

婉琪說，「自己真的被感動了」。

就在先生比她還投入的陪伴下，婉

琪開始訓練自己，對平常人來說再簡

單不過的站立，只有單腳的婉琪卻練

了將近一年，才真正有辦法站得穩。

婉琪說，練舞的過程常常跌得鼻青臉

腫，有時候上醫院抽血做檢查，總會

遭遇他人關心且異樣的眼光，她都需

要很認真的解釋，告訴醫師與護理師

自己不是家暴受害者。

二○○五年，婉琪和其他團員演出

的「鳥與水」在日本世界舞蹈比賽中

獲得首獎，指導老師顏翠珍希望肢體

截肢者也能像鳥一樣自在、在天空翱

翔，像流水一樣柔軟，把受過傷的心

靈洗滌乾淨，活得更加自在，因此，

因為這支舞碼，他們的舞團正式命名

為「鳥與水舞集」。

手術疼痛常相伴

單腳舞出生命力

好不容易在舞蹈中找回信心的婉琪，

卻在五年前偶然發現截肢補皮下的肌

肉有一處非常酸麻，某一次她參加完

兒子的頒獎典禮，不小心跌倒後截肢

部位突出一塊有如乒乓球般的腫塊，

讓她痛到無法睡覺，她經由朋友介紹

到花蓮慈濟醫院整形外科找鄭立福醫

師，鄭立福醫師診斷後認為是她的坐

骨神經長了神經腫瘤，需要手術切除

並且化驗比較保險，婉琪考慮下鼓起

徐婉琪和林信廷，一位截肢者和一位盲人靠著苦練和默契，完成各種高難度的動作，也讓他們的舞蹈

更加動人。（徐婉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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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接受了手術，好消息是腫瘤屬於

良性，但是出院後，婉琪卻仍痛得睡

不著。鄭立福醫師將婉琪轉到疼痛門

診，由楊曜臨醫師接手治療，楊曜臨

醫師建議婉琪進行「神經阻斷術」，

透過硬脊膜外注射，婉琪舒服了，但

是過了幾個月又開始疼痛難忍，那兩

年多，婉琪最常跑的就是疼痛科，她

笑說，因為常常要做疼痛治療，慈濟

醫院的手術恢復室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對她來說，對付疼痛除了楊醫師的神

經阻斷術外，就是舞蹈，只要可以動，

不是痛到無法忍受，每個星期，她都

搭車到臺北的舞團練舞，從不間斷。

二○一二年中，婉琪又在同一個地

方摸到了硬塊，她再度求助鄭立福醫

師。七月，鄭醫師為婉琪進行第二次

神經腫瘤切除手術，鄭醫師在手術時

看到婉琪以前截肢的傷口留下太少皮

瓣，骨頭很容易摩擦受傷，還「附贈」

幫婉琪做了一些皮瓣整形，只希望讓

婉琪舒服一點。七月動完手術，十一

月初，婉琪洗澡時又在同一個地方第

三度發現硬塊，十二月硬塊變大，觸

摸時會痛，婉琪在進行疼痛治療時告

訴楊曜臨醫師這個消息，楊醫師告訴

婉琪可能是神經瘤再度復發，若繼續

進行硬脊膜外注射只是暫時之計，還

是需要進行手術。

二○一三年二月五日，婉琪又進行

了第三次的手術，這一次，鄭立福發

現除了坐骨神經外，支神經上又長了

另一顆小腫瘤，這次鄭醫師不但將腫

瘤切除，又加以電燒再將神經包覆起

來，大家都希望，這是婉琪最後一次

的手術。

三月初，鳥與水舞集在花蓮縣文化

局演藝堂演出，在磅礡而沉靜、輕盈

而剔透的樂聲中，經歷過兩次截肢手

術、三次神經腫瘤手術的婉琪，就算

最後一次的手術還沒拆線，她仍如一

隻展翅的水鳥躍出舞臺，在燈光轉換

雲影翩翩之下，婉琪在舞臺上自信地

展現她截肢的缺口和肢體舞動的極限。

臺下的觀眾被舞臺上這些身體有缺陷

卻專業精彩的舞者深深感動落淚，觀

眾群裡，包括了與她一路相伴、奮鬥，

各自默默前去觀賞演出、支持她的鄭

立福醫師和楊曜臨醫師。

鄭立福醫師說，看到婉琪的演出，

志工身影

鄭立福醫師（左）和楊曜臨醫師（右）一路陪

伴婉琪，讓婉琪感動在心，更加感恩兩位醫師。

攝影／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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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臺下都忍不住留下眼淚，因為

在盲人、截肢者的舞者上，完全看不

到他們身體的殘缺，在婉琪的舞蹈中，

更是看到她不被病痛打倒的決心和毅

力。楊曜臨醫師對婉琪只有佩服，他

說，經過那麼多的磨難，婉琪不但是

最勇敢，配合度最高的模範病人，而

且永遠都比醫師還要開朗，自己反而

從婉琪這裡學到對生命的熱情。

儘管因為病痛需要不斷開刀、進行

疼痛治療，婉琪仍很感激鄭立福醫師

總是想盡辦法幫忙自己，每一次鄭立

福醫師都盡力為她手術治療，但每開

一次刀就對她說一次抱歉；楊曜臨醫

師要到關山慈院支援時，擔心婉琪找

不到他，是第一個將自己的手機號碼

留給她的醫師。

擁抱身體殘缺  心靈空間無限

不管神經腫瘤是否會再復發，婉琪

把握身體的自主權，只要能動，她就練

舞。婉琪說，以前因為自卑感，常將他

人的善意誤解為同情，練舞之後，不但

健康情況好轉，以前常常發作的眩暈不

再發作，同時也拾回自信；心靈成長、

開拓了之後，身體的障礙也克服了，心

思都用在如何突破自己身體的殘缺，儘

管每一步都要更努力才能練成，也因次

格外珍惜，每一次的掌聲都是下一步努

力的動力。

接著，婉琪又到慈濟小學表演，在莘

莘學子前跳出她九歲之後所經歷的人

生能量。她說，她想用自己經歷身體苦

痛、用舞蹈告訴年輕學子的事，就是人

的潛能無限，不論成績是否理想、是不

是讀書的料，只要願意堅持、努力往前

走，就能創造自己的一片天。

透過家長引介，「鳥與水舞集」的團員到慈濟

中學，為莘莘學子帶來一場不被命運打倒的震

撼演出。攝影／黃鴻科、黃寶琴


